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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人的屋顶上，总会布

设 一 种 名 叫“ 嵌 瓷 ”的 工 艺

品。潮州嵌瓷是潮汕地区极

富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它是

潮州人民长期辛勤劳动和智

慧的结晶。其制作过程是用

纸灰泥堆塑成所要表达的雏

形，然后将彩釉瓷片剪裁成大

小不等的碎瓷片，并将这些瓷

片的形状、大小和颜色逐一搭

配，用平嵌、浮嵌、立体嵌等手

法，将瓷片插嵌于纸灰泥雏形

上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或

立体画屏。

潮州嵌瓷发端于明末清

初，盛行于清朝及民国年间，

2007 年被列为国家级非遗名

录。它所用的瓷片可以是正

品，也可以是废品。一般用废

弃品比较经济，正所谓变废为

宝。潮州嵌瓷常见于庙宇、祠

堂和民居建筑中，是潮州历史

文化的集中表现。要想读懂潮

州嵌瓷，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

首先要看其造型。嵌瓷的

造型，多取材于戏曲人物、飞禽

走兽或花卉植物，分别布设于

屋顶的不同位置。一般来讲，

屋脊上多为双龙、双凤、麒麟或

松鹤等神兽瑞禽，一来象征好

事成双，双喜临门，二来显得气

势恢弘，寓动于静。而屋脊的

垂带尾饰上，往往以戏曲或历

史人物为主。这些人物，多取

材于《封神榜》《三国演义》《隋

唐演义》《杨家将》《八仙过海》

《二十四孝》等典籍，显得生龙

活虎，惟妙惟肖。远远望去，屋

顶上好像正在上演一出露天大

戏，所以潮州自古就享有“厝角

头有戏出”之美誉。至于屋角、

檐下及外墙，多是体形较小、相

对独立的花鸟鱼虫个体。这些

个体，不仅映射着浓郁的乡土

气息，还彰显着主人的人文情

怀。

其次是看其色彩。嵌瓷的

色彩五花八门，变化万千。瓷

片 釉 色 的 不 同 ，除 了 胎 体 成

分、烧制温度不同外，主要是

因为在器身表面加了铜、铁、

钴、锰、锌等元素所致。嵌瓷

艺术中，既有赤、橙、黄、绿、

青、蓝、紫等基本单色调，又有

赭红、鹅黄、淡绿、粉青、浅蓝、

暗紫等多种复合色。不仅如

此，色调中既有五彩缤纷的彩

色组合，又有光鲜明快的黑白

搭配。恰如其分的彩色组合，

使造型显得色彩斑斓，富丽堂

皇；恰到好处的黑白搭配，使

器 物 显 得 张 弛 有 度 ，别 开 生

面。彩色嵌瓷强调造型的多

样性，显得厚重而又多变；而

黑白相间注重器身的单一性，

显得素雅而又绵密。色度的

变化，既用来点缀生活，又用

来增加美感。所以说，色差的

变化往往能反应出一个作者的

创作主旨和个人风格。

其三是看其层次。和中国

画一样，嵌瓷艺术也讲究整体

构图和个体组合。从整体布局

到个体布设，从宏观置色到局

部调整，往往显示出一个工匠

的嵌瓷水平。通常来说，屋脊

上的龙凤显得比较单薄，而垂

带尾饰上的人物就显得比较厚

重。因为这与造型个体的多寡

有一定关系。之所以会这样，

主要是因为屋脊上个体数量太

少，导致作者不能用左右穿插

的手法来表现嵌瓷艺术的魅

力。单就戏曲人物而言，往往

具有“高低错落有致、前后疏密

得当”的特点。密处，显得密不

透风；疏处，显得疏能行马。技

艺高超的作者，不仅善于将群

体造型的和谐性表现得淋漓尽

致，同时还会将作品的立体感

刻画得入木三分。它所体现的

美学价值，无疑是嵌瓷工艺和

个人技艺的完美融合。

其四是看其寓意。嵌瓷不

仅是一种多姿多彩的装饰艺

术，同时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

重要手段。它的题材，常和主

人的品味或建筑主体相匹配。

庙宇或祠堂之上，常配一些代

表吉祥如意、长寿富贵等动物

造型，比如两条相向而舞的巨

龙或仙鹤，象征龙腾虎跃，松鹤

延年。而民宅一般镶嵌一些石

榴、鲤鱼、寿桃、雄鸡、玉米、花

草等造型，以期多子多福、年年

有余、长命百岁、大吉大利、五

谷丰登和花开富贵。潮州人一

般比较喜欢古代神话和戏曲人

物的重塑，因为这样不仅能反

应出自己真实的现实生活，同

时还能表现出自己对未来的美

好愿望。有一定积淀的耕读人

家，则会镶嵌一些琴棋书画、文

房四宝之类的器物，一来标明

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二来告诉

人们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闲情逸

致。

潮州嵌瓷是一种集石雕、

木雕、彩塑、彩画于一体的综合

艺术形式，也是传统文化艺术

在建筑中的完美展现。它既表

现了潮州人的文化自信，又稳

固了潮州人的美学根基。对于

本地人来说，潮州嵌瓷看似很

平常，可对于外地人来说，它却

让人倍感新鲜。或许，这就是

潮州嵌瓷的魅力所在吧！

老妈的朋友圈已经存在四年了，

我和老妈分居两地，每天看她朋友圈

了解她的生活状态，遇到了什么事，

心情好不好，吃得香不香，竟然成了

我无比感兴趣的事。以前我只知道

她爱干净，是个收纳高手，做的饭也

好吃，从她有微信那天起，我慢慢地

发现，老妈居然还是个“文艺中年”。

老妈一点也没有中年危机，一点

也没变油腻，我反而觉得她越来越好

看，越来越有气质了。别人家的老妈

跳广场舞，我的老妈却跳肚皮舞，这

可是很“小众”的舞蹈啊，很难学的，

但老妈坚持三年了，跳得有模有样，

已经参加过几次肚皮舞比赛了。看

她朋友圈发的比赛照，穿着无比漂亮

的肚皮舞演出服装，简直美出了天

际，老爸说“惊爆了眼球”，而用老妈

的话说就是“美就美他个惊心动魄”。

其实我挺爱看老妈的朋友圈，她

不像一般中老年妇女那样喜欢转发

一些养生、鸡汤之类的链接，而是一

字一句地写出自己的感受、感悟，配

上自己精心拍的图片，很多时候都能

让我深思或感慨。

《头上的月季》是老妈拍的自拍

照，名字是老妈取的，是不是很浪漫

很诗意？家里的月季开花了，其中一

朵粉色的尤其漂亮出彩，老妈就把花

盆放到餐桌上，自己蹲下来，让那朵

月季花正好处于头顶，美美地合拍并

配文：等待一朵月季的成长并不容

易，人常犯的错误是，以为青春是自

己的，其实不是，它只是命运安排给

你的一段路，是命运的馈赠。瞧瞧这

文字，小清新得一塌糊涂。

我特别喜欢老妈拍的美食照片，

一盘豆腐都拍得美轮美奂，可不像我

“大碗吃饭”的饭桶状。“食物盛在清

新脱俗的餐具里如散文般优美，灯光

就象一首诗，而餐布就决定了食者的

气质，鲜花与烛台的点缀，使家人感

受到食物的温暖同时，也能赏心悦

目，真是美的享受！”我简直佩服得五

体投地，老妈这分明是有一颗少女心

啊，粉嫩粉嫩的，让我这女汉子无地

自容啊。

上个月，老妈去外地比赛，舞团

的姐姐妹妹们权当是一次集体出游，

朋友圈都被老妈刷屏了。老妈的旅

游照那可不俗，拍照的角度和取景很

专业的，大妈都爱和花花草草合影，

到景点拍打卡照，而老妈却另辟蹊

径。拍风景，而且拍出了莫奈笔下印

象派的感觉；拍民俗，市井街头，拍出

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感；桥之

系列，民居系列，黄昏系列，光与影系

列，一帧帧富有内涵的照片，如果让

你猜，你绝对想不到是中年大妈拍

的。

我太喜欢老妈的状态了，优雅又

有趣儿。现实生活里很少和别人家

长里短地说闲话，更不会饶有兴趣地

打探别人的生活和隐私。她的朋友

圈，有智慧的启发，幽默的传递，和谐

的氛围。其实我知道，老妈的生活里

也有磕磕绊绊，也有不如意，难得的

是她总有一颗豁亮的心，学着将苦恼

缩小，将幸福放大。

前天和老妈聊天，我好奇地问：

“您还有梦想吗？”“有啊，有车有房，

学钢琴学外语学美食，中午泡一下咖

啡馆，周末看一场电影，偶尔能听上

一场演出会，有点闲钱去旅行。”我哈

哈大笑：“掐指一算，您基本都实现

了，这就不叫梦想啦。”

我爱老妈，爱她身上那股岁月抹

不掉的至真至纯！

曾正伟

潮州嵌瓷 屋顶艺术

闲暇之时，读罢古诗：“立夏秤人轻

重数，秤悬梁上笑喧闺。”不禁回想起立

夏“秤人”的节俗。

我小时候在江南乡村长大，每当立

夏时节，除了食“立夏饼”、品青草豆腐、

吃蚕豆等节俗食品以饱口福之外，最有

趣的，就是立夏这一天，左邻右舍纷纷

举行“秤人”活动，有的一家老少在自家

单独进行，也有的几家人凑在一起进

行，还有乡村里的热心人在公共场地设

立几个点，让人们自愿来秤秤自己的体

重。在“秤人”活动现场，最高兴的当数

小孩们，小孩子一般坐在竹箩之中秤

重，在小孩子心中，称体重宛如玩游戏，

充满着几分欢乐和童趣。记得在我乡

下老家，祖传下来就有几杆秤，每当立

夏时节就派上了大用场，如今成了“传

家宝”。

在我乡下老家，流传着立夏“秤人”

多种传说，其中之一为“孙夫人称阿斗”

之说：据传，三国时刘备要出征，带上阿

斗不甚方便，于是将阿斗由赵子龙护送

至吴国，并交给孙夫人抚养，此时正值

立夏，孙夫人见白白胖胖的阿斗，颇为

欢喜。但孙夫人也有顾虑，毕竟是后

娘，万一有个差错，不仅夫君面前不好

交待，在朝廷内外也会给人留下话柄。

于是孙夫人想，趁此立夏时节，用秤在

赵子龙前面将阿斗秤一秤，待到下一年

立夏时节，再秤体重，就知道养得好不

好。自此之后，孙夫人悉心照料阿斗，

并在往后的立夏时节，秤一下阿斗的体

重，且将体重结果书告刘备，以表心

迹。从此，隽永的传说为人们立夏“秤

人”平添几分雅趣。

立夏“秤人”在民间尤其是江南乡

村较常见。乡村在这天要把量度重物

的大杆秤吊在门前大树上，或悬在房子

的大梁上，下悬一把竹椅，若是秤小孩，

则将竹椅换成篾箩，当然，有的大人秤

体重时，不需要坐在竹椅上，仅凭双手

拉住秤钩，双脚悬空，就可完成秤体

重。秤体重时，大多在立夏日吃了午饭

之后进行，全家大小分别去秤一秤，看

体重是多少，以此记录炎夏前的体重，

然后在立秋时再秤一次。因为在炎热

的夏天，人们往往会消瘦疲倦，会“疰

夏”，过了夏天，到了立秋再秤体重就可

以有个对比了，从体重变化之中，看看

是“发福”了还是“减肥”了。

立夏“秤人”时，司秤人一边打秤

花，一边说着吉利话，如秤老人时要说：

“秤花八十七，活到九十一”；称小孩时

要说：“秤花一打二十三，小官人长大会

出山”；称姑娘时说：“一百零五斤，员外

人家找上门。”不仅如此，立夏“秤人”也

有学问，主要是：秤砣不能向内移，只能

向外移，意即只能增重，不能减轻，以讨

个彩头；秤的斤数若是九，就必须再加

上一斤，因为九是尽头数，视之为不吉

利；打秤花只能里打出（即从小数打到

大数），不能外打里。

立夏“秤人”，不仅仅是一种节俗活

动，其实也蕴含着一定的科学道理。立

夏之后，天气逐渐变热，人们的食欲往

往会受此影响，并因此影响人们的身体

健康。通过立夏“秤人”这一活动，在于

提醒人们夏天到了，要注意饮食，调节

心理，加强锻炼，促进身心健康。

当然，如今人们秤体重，早已不限

于立夏时节，随着可以秤量，尤其在医

院健康体检时，秤体重更是一项身体健

康检查的基本内容。我时常听到从医

的爱人不时提醒人家，如果平时身体体

重出现暴瘦等不正常现象，就得引起注

意。看来，不仅立夏时节要秤一下体

重，而且平时关注自身体重的变化也很

重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如

今机械台秤、电子秤等现代秤具，早已

替代了杆秤，方便了人们立夏时节秤量

体重。虽然杆秤已渐渐退出人们视野，

但立夏用杆秤称体重带来的乐趣却至

今难以令人忘怀。

立夏“秤人”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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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德

1918年巴金还是一个14岁的少

年，第一次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有关

世界语的文章，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并开始自学，与世界语结下不解之

缘。

1920年8月，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

专门学校学习英语，同年，他给上海世

界语学会的负责人胡愈之写信，请教世

界语问题。（《巴金全集》第24卷，人民

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433页）也是在

这一年，一个叫高自性的朝鲜人在成都

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班，教授世界

语，他开始跟着高自性学习。巴金认真

地学习世界语，并持续不断地学习下

去，是1924年到1925年这段时间。当

时他在南京读书，找到了世界语课本，

便开始学习，每天一小时，从不间断，遇

到生词就求辞典帮助，一个词也不放

过。一本书读完，就读第二本。巴金

说：“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

语了，在通信、写文章方面用得多些。”

（《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5年10月，

第383页）巴金学以致用，他从世界语

翻译了几十万字的文学作品。

巴金从世界语翻译的第一部文学

作品是《骷髅的跳舞》。《骷髅的跳舞》，

日本秋田雨雀著，1930年3月上海开明

书店初版，译者署名一切，“一切”是巴

金早年从事无政府主义活动和写作时

用的一个笔名。全书包括三个短剧：

《国境之夜》《骷髅的跳舞》和《首陀罗人

的喷泉》。

秋田雨雀（1883—1962）是一位著

名戏剧家和作家，而且是位世界语者。

秋田雨雀的作品早期受自然主义影响，

后来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由于他对

现实生活的怀疑和不断探索，最后终于

成为社会主义者，被尊为无产阶级戏剧

运动的先驱。除剧本外，秋田雨雀的作

品还有小说和儿童文学。

秋田雨雀的这本戏剧集中的三个

短剧，反映的是作者对人类没有种族、

国家、等级的差别，互爱互敬的平等社

会的渴望。《国境之夜》讲述了在日本北

海道地区一个大雪封冻的夜晚，一家三

口无法找到取暖歇息之地，最终三人只

能冻死在雪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积累

期，个人主义者虚伪的、冷酷无情的人

生哲学。《骷髅的跳舞》描写了日本大地

震和大火灾之后伤残无数的惨烈情

景。《首陀罗人的喷泉》是借借宿人之

口，道出印度大饥荒所导致的人口大量

死亡，以致人吃人的惨状。

巴金说：“人类爱的思想，打动了我

的心。”（《巴金译文全集》第7卷，人民

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72页）他决定

把《骷髅的跳舞》翻译成汉语，介绍给中

国的读者。

秋田雨雀的这本世界语版的《骷髅

的跳舞》，是巴金1928年3月在巴黎冒

着春天的微雨，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

上花两个半法郎购买的。几天后的一

个清晨，巴金坐在卢森堡公园一棵大树

下的长椅上，读完这本《骷髅的跳舞》，

而在一年后上海的春天，他把这本书从

世界语翻译成汉语。

巴金翻译出《骷髅的跳舞》一书32

年后的1961年，译者巴金与作者秋田

雨雀在日本东京见面了。这一年的4

月巴金担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赴日

本东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

紧急会议。在回国前一天，秋田雨雀参

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告别酒会。那

时，秋田雨雀已经是78岁高龄，巴金也

已经57岁了。这是巴金与秋田雨雀第

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秋田雨

雀“不死鸟”的战斗精神给巴金留下不

可磨灭的印象。

不幸的是第二年5月12日，秋田雨

雀在东京去世。三个月后的8月24日，

巴金写出《“不死鸟”的雄壮歌声》一文，

叙述他与秋田雨雀的友谊，赞颂秋田

“完美的人格”和他“歌颂生命和光明的

‘不死鸟’的战斗精神”。（《巴金全集》第

1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6—

349页）这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段佳

话。

巴金与秋田雨雀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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